
李金銓老師悼念稿 

(王亞維) 

30 年前即受到啟發 

    1986 年我剛退伍考入台灣電視公司導播組，那時還是戒嚴年代，電視是壟

斷事業，公司節目的選擇相當保守，強調娛樂化，每天關注收視率，內容其

次。新聞仍是黨的喉舌，當時社會民主運動風起雲湧，台內對於民主化的理解

有很多扭曲，甚至是倒退的觀念。但電視台營收很好，幾乎是暴利，公司裡沒

人願意談問題，我心裡有很多苦悶。那時白天參與一個神怪特效的長篇八點檔

製作，晚上讀到李金銓老師老師的「大眾傳播理論」、「新聞的政治 政治的新

聞」，受到很大的啟發。我終於從局內人看到「社會、媒介、人」三者的關係，

了解進步的大眾媒介可以積極介入現代社會的認知、權力與公共生活。對於一

個當時在電視台工作的年輕人，期待台灣未來的媒體是很大的鼓舞。 

   「新聞的政治 政治的新聞」一書的文字很直白，脈絡清楚，大力呼籲解除

報禁與言論自由，倡言媒介是社會進步的火車頭，對國內媒體具有強烈的批判

與關懷，文字很犀利，旁徵博引中外文獻，我很佩服。我再讀了李老師的「傳

播帝國主義」一書，其中增補的第二篇國家發展:電視是塊文化失土?這剛好映

照我所服務的電視機構政管商營現況，正是李老師所稱的，結合了黨政軍體系

與私人商業勢力，是典型的「官僚商業結合體」。這種下我後來離開，投身公共

電視的因緣。後來我曾以筆名在自立早報寫專欄，批判電視台的保守，很多觀

念其實來自李老師。後來我們談起此事，李老師說他回國參加”國建會”，王昇

曾經召見他，他也擔心自己回不了美國，之後他的筆鋒也沒有停止，可見一個

知識分子的勇氣。 

成為老學生的學習 

     三十多年後，我轉到政大傳播學院服務，李老師竟獲聘為玉山學者，研究

室先設在新聞館二樓，像是一個從教科書裡走出來的人物竟然出現在眼前，我

立刻找機會拜訪，大學者全不見外，初見面就天南地北聊得很愉快。老師當時

要在研究所開課，但也生病在控制中，我問他如何來學校，他說坐捷運換公車

很辛苦，但為了讓更多學生習得華人傳播的研究取徑，他還是每周早早來政大

備課、教學，午餐常常就是吃一個麥當勞的大麥克。而後疫情爆發，醫生不建

議他再去學校和人群接觸，他因此一度想辭去玉山學者，我跟老師建議可以在

他家上課。疫情期間共兩個博士生選課，一是白俄羅斯的學生皮傑斯，二是 老



師的課程助理琪寬，我想既然建議如此，不妨就去旁聽增加人數，李老師說來

一起討論，我們在老師家公寓樓下會客室上課，我很幸運得以親炙孺慕很久的

大師。 

    老師治學方法，核心在於「歷史視野、跨學科思考與人文關懷」三者並

重。他長期研究國際傳播、中國媒體與新聞自由，一再強調傳播現象不能只從

媒體本身理解，而必須放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歷史脈絡中觀察。因此，他的

研究經常結合社會學、政治學、歷史學與文化研究，形成深厚的跨領域分析能

力。這也使得他要求學生的閱讀量非常驚人，尤其強調閱讀經典的重要，主張

學生應大量閱讀歷史、語言學與社會理論，以建立宏觀視野與批判能力。從拉

茲斯威爾到薩伊德、莫頓，何炳棣到葛兆光，一個月讀大約 10 篇中外文獻、

一個學期就讀了 50 篇經典論文，而且每篇都要求學生寫摘要，摘要不得超過

1000 字，除要綜整名家理論，也要提出個人洞見，並提出相關的問題，和文獻

對話，每周都讓學生們傷透腦筋。寫完後李老師自己一個字一個字以紅筆批

改，他常常說過往學生拿到他改完後的作業，都笑說是「祖國江山一片紅」，但

他又說「論文就是這樣，改出來的，多改幾遍，就會寫了」。 

   老師常說，社會其實是一個光譜，而學術研究就像是一個稜鏡，要把光譜的

層次分析出來，遠看天下烏鴉一般黑，但黑白之間其實存在很多灰色。社會現

象的原因常不是單因單果，若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，則必然有四種可能的邏輯關

係：兩者都錯；一個對一個錯；在不同的脈絡或條件下兩者都對；兩者相互支

持，一說為主，一說為輔，因此他提倡傳播研究者應具備「對位閱讀」的能

力，不能從資料中簡化現象。他也會提醒學術研究要有歷史意識。總是問，你

的 claim 是甚麼，說清楚，不要跑馬。要求研究者先理解時代結構與權力關

係，再決定研究方法，取得證據，而非本末倒置。 

    他的治學帶有強烈的人文精神。他長年關注新聞自由、媒體權力與公共利

益，上課中一再說學術不只是知識生產，更應對社會現實有所回應。對他而

言，傳播研究的目的，不只是分析媒體運作，更是理解人在權力結構中的處

境，他一直關心民主，厭惡極權，學術用以維護公共社會中的自由、尊嚴與人

的價值。我想這種兼具批判性、歷史感與公共關懷的學術精神，也成為他影響

兩岸三地傳播學界的重要原因。 

    此外，老師也非常擔心台灣學生的國際化能力不足，因此非常鼓勵學生進

入全球學術對話，避免只停留在地方性視角。這是他後來把玉山學者的酬勞捐

出來成立李金銓教授國際獎學金的原因。 



治學態度與生活合一 

     我們一家人後來常跟彭芸老師、彭懷恩教授夫婦，李老師、顏老師夫婦一

起吃飯、喝咖啡，他真是博聞強記，歷史掌故像活字典一般，而且很多是他自

己親身經歷。話題也永遠是看了哪些書，那些學者的文章值得細品，哪些報

人、記者典範值得學習，他也會批評哪些報人、記者或學者得勢後又前後不

一，喪失知識分子的風骨。 

    七年來他的病情反覆發作，也非常折磨，我看到的他倒是非常堅毅，不管

是否出院或化療中，他生活保持一種嚴謹的自律，每天早早起床，運動，閱讀

紐約時報等報紙，然後讀書、寫作、改稿，回信。不管順逆，都堅持一個知識

分子的身影。 

     老師 2019 年回來母校後身體狀況不佳，又加上疫情三年，使得他在傳院

的影響力沒有真正發揮，我感覺非常可惜。老師選擇身後以植存方在葬在法鼓

山園區，不拘泥形式，隨順自然。正如佛法所說: 色身無常，但生命意識生生

流轉，老師的風範將常在人間。 

      

     


